
重要言论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 是 立 足 实 现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作 出 的 战 略 决 策 ， 是 把 握 未 来 发
展 主 动 权 的 战 略 部 署 。 只 有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 才 能
夯 实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根 基 、 增 强 发 展 的 安 全 性 稳 定 性 ，
才 能 在 各 种 可 以 预 见 和 难 以 预 见 的 狂 风 暴 雨 、 惊 涛 骇 浪
中 增 强 我 国 的 生 存 力 、 竞 争 力 、 发 展 力 、 持 续 力 ， 确 保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进 程 不 被 迟 滞 甚 至 中 断 ， 胜 利 实 现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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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1785—1850 年），清代

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是近代中华

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反抗殖民侵略斗

争中涌现的伟大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耀眼丰

碑。他在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同

时，更不断带给后人以思想上的教益

与激励。

立经世之志，成济民之事

林则徐能够成为忠诚爱国、忧民

济世的一代名臣、民族英雄，离不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林则

徐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

受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也习得了深

厚的传统道德修养。他曾经撰写过一

篇“十无益”家训，其中就有“存心

不善，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

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作事

乖张，聪明无益”等条目，鲜明地体

现了林则徐对正心、齐家、笃行等中

国传统修身处世之道的服膺与践行。

在林则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传

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勤奋务实等思想

的积极影响。清朝后期，政治腐败，

国力衰颓，弊窦丛生。于是，倡导不

尚空谈、直面现实、推进改革，以

“匡时济民”挽救国家危局的经世思

潮兴起。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林则

徐从政道路的选择。早在求学时期，

他就立下“经国救世”之志，为学

“实事求是，不涉时趋”。考中进士入

翰林院为官之后，他“益究心经世

学”，还编撰了 《北直水利书》 为朝

廷治水建言献策。之后，林则徐在多

个省份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他都

力求“兴利除弊”“利用便民”，治理

水患、整顿盐政漕务、奖励农业生

产、清理吏治，“所莅治绩皆卓越”，

成为朝廷中经世派官员的代表。后来

他能够锐意禁烟御侮，更与“经世致

用”思想密不可分。

鸦片不绝誓不回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内部倡导

“经世致用”的开明官员不乏其人，

而能让林则徐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民

族 英 雄 的 ， 正 在 于 他 不 但 善 “ 治

内”，还能“治外”，跳出传统王朝治

理的定式，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视野投

向了外交和边防。

对鸦片贸易之危害、海防问题之

严峻，林则徐久有了解。早年任江苏

按察使时，他就认为江苏风气败坏，

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

在 1838年清廷的禁烟大讨论中，他更

严正指出，“此祸不除，十年之后，

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直指鸦片问题之要害，打动了道光皇

帝。随即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赴广州查禁鸦片。禁烟事关外交，牵

涉面广，阻力很大，对此林则徐早有

准备。赴任之前他就向同僚和师友表

示，“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

福荣辱于度外”，表现了一位进步士

大夫忠心谋国、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

和无畏气概。

从 1839年 3月抵达广州到 1840年

10 月被革职，林则徐主持禁烟并领导

抗英斗争十余个月。其间他详密访

查，精心谋划，一面对外国鸦片商人

据理力争，严行禁令，法在必行，绝

不姑息；一面查处与外商沆瀣一气的

本地不法行商、官员，整顿官场和社

会风气，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依靠过人的

政治能力和清廉刚正的官德操守，他

应对内外反动势力软硬兼施的种种手

段，始终立场坚定、志在必行：“若

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

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

掷地有声的表态，给不法商人和侵略

势力以巨大震慑。最终， 1839 年 6

月，由林则徐亲自主持，在虎门海滩

将收缴的近 2 万箱、总重 230 余万斤

的鸦片全数公开销毁，取得了中国人

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近代“开眼看世界的
第一人”

林则徐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坚

持立场的同时，又不保守僵化、盲目

排外。战斗在对外交涉与抗击侵略的

前线，他深切认识到自己乃至整个清

朝官场对世界形势、外国国情的无

知，于是积极收集、翻译外文报刊和

书籍，如将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言论翻

译汇编为 《华事夷言》，将澳门外文

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论编译为《澳门新

闻纸》，力求从中获取信息和情报，

做到知己知彼。他还主持将英国人慕

瑞所著的 《世界地理大全》 编译为

《四洲志》 一书，该书记述了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

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

的世界地理志。后来，林则徐的同道

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增

补成《海国图志》一书，影响益著。

林则徐还将西方知识运用于对敌

斗争。他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

际法》 著作 （译名 《各国律例》），

并借此批驳英方在拒缴鸦片、治外法

权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随着国际视

野的不断开阔，林则徐更意识到需要

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才能抵御

外国的侵略，于是萌生出“师敌长技

以制敌”的思想，由此开启了近代以

来中国人挣脱保守封闭痼习、积极吸

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文明成果的先

河。林则徐也被后人誉为晚清“维新

运动的重要先驱者”，近代“开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

开近代中国“塞防论”
先声

在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对以英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图

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面主持禁

烟，一面积极备战，修炮台，练水

勇，严密布防，多次挫败英军挑衅。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他更是粉碎了

英军进攻广州的图谋，书写了中华民

族不畏强暴、勇抗侵略的英雄篇章。

在广东占不到便宜，英军转而北

上，先攻定海，再抵天津，直接威胁

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朝内主和派

得势，林则徐反成了战争失败的“罪

人”。1840 年 10 月，清廷将林则徐革

职，之后又“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

力赎罪”。

从一品大员沦为流放罪臣，林则

徐并没有灰心丧胆、消沉堕落，而是

全然以国家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

外。他在赶往新疆的戍途中，写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旷世名句，至今警励世人。到

新疆后，林则徐更加积极投身于当地

治理和建设实践。他捐修渠道、查勘

荒地、改良技术、鼓励生产，至今伊

犁还有“林公渠”存世。他高度重视

新疆的边防，不断呼吁要警惕并防备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

略，主张积极练兵、巡防、屯田，开

近代中国“塞防论”之先声，为维护

国 家 统 一 、 边 疆 安 定 作 出 了 积 极

贡献。

1845 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重新

起用林则徐。1850年 11月，他在赴任

广西途中病逝，结束了波澜壮阔又充

满遗憾的一生。林则徐终身都在践行

生死利国的信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突出代表，也是

仁爱、民本、务实、勤勉、廉洁等中

华传统美德的卓越践行者和弘扬者。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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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家书是亲

人们沟通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方

式。邓小平性格内向深沉，言谈直率

简练，没有写过太多家书，但穿过岁

月的蒙尘，阅读他留下的那些为数不

多的家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

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

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家书是他

19 岁时写给父母，坚决要求退婚的信

件。1920 年，16 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

俭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

验之后，邓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

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

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

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

觉”，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周恩来、赵世

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

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

主义信仰。

1923 年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的勤

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一

年。这一年，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在这一

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邓小

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

“娃娃亲”。1926 年 1 月，他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这

个过程。邓小平写道：“我到法国后，

‘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

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

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

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

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

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

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

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

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

‘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

任其所为可也’的忿话来。我怎么办

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

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

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

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

脱离关系的话了。”由于邓小平的坚

持，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做“亲

家”唐家的工作，最后，邓小平“娃

娃亲”的对象唐氏由邓家置办嫁妆，

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

除了要求退婚，邓小平还在家书

中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

能回家了。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

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

的，用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的话来

说，邓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亲”，

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

家。这几封家书，对于希望邓小平学

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家人冲击很大，

而对于 19 岁的邓小平而言，这些文字

的背后，真实地吐露出他对革命的满

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二）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 58 年，却

鲜少用书信交流情感。早在 1939 年 8

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革命伴侣的第

四天，邓小平就因为战事匆匆赶赴太

行山抗日前线，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

路军总部。在夫妻离别的日子里，新

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

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

写信？邓小平不解风情地问：我写什

么？卓琳“开导”地说：写写你怎么

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

地说：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再

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寄一份。听邓

小平这么一说，卓琳只好放弃了索要

家书的“奢望”。

虽然邓小平未曾给卓琳写过浪漫

的家书，但在 1976 年 6 月邓小平给卓

琳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饱含的深情

与惦念不比长长的家书少。

1976 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

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 月 7

日下午，邓小平、卓琳二人被转移至

东交民巷 17 号，与外界断绝一切联

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溃疡住进 301

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这是“文化

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夫妇唯一一次分

开。住院期间，卓琳十分牵挂邓小平

的安危，她给邓小平写下便条，叮嘱

他千万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6 月

10 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

东、党中央，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

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的要求。次

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得

到这个好消息的邓小平立即给还在医

院的卓琳写了一张便条：“已批准我们

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

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

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

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

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

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

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

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

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三）

1969 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

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

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

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

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

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

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

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

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

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

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

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

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

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

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

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

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

1970年 10月 17日，因得到通知说

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

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

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 301 医

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

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

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 301 医院被

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

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

焚，于 1971 年 2 月 3 日致信汪东兴，

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

“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

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

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

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

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

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

好。” 6 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

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

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

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

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

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

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

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

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

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

出更大贡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

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 1972 年 4

月 22 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

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

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

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

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

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6 月 27 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

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

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

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

石头终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

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

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

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

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

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

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

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

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

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

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

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

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

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

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

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

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

1993 年 1 月 3 日，89 岁的邓小平同孙

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

封重要“家书”。

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

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

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

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

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

们 的 了 。” 望 着 朝 气 蓬 勃 的 年 青 一

代，他的思绪回到了 70 多年前风华正

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

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呆

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

锻炼。”

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

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

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

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

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

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

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

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

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

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

□ 蒋永清

——邓小平的家书


